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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稀饭，甚至“一碗粥两人吃”；
若征集不到大米，就买番薯或杂
粮吃；若遇上敌人“围剿”，环境
恶劣，就采野菜充饥。

“条件好时也有肉吃。”吴震
海说，每餐饭每人一块肉，约一
两大小。若部队准备打仗，参加
突击队的指战员每人多加一块
肉。有时后勤人员会想法买些
海味，或到河里抓鱼；有时买不
到蔬菜，只好煮盐水汤送饭。

“琼纵一直没有统一的军
服，直到1950年海南解放才统
一发军服。”吴震海说，部队常常
买不到布匹，不能及时做衣服发
给战士，大家的衣服都是参军时
从家里带来的。时间长了，不少
人的衣服是补丁加补丁。

一手拿枪一手握锄

在屯昌县南坤镇加厘园一
片与中北部其他丘陵地区差不
多的山坡上，琼崖西区地委、专
员公署相继成立，也是琼纵一总
队机关驻地。1948年，新民公
学老师王惠安在等待工作分配
期间，对琼纵自给自足的努力印
象深刻。

“那时地委和部队生活非常
困难。”王惠安说，吃穿用都很艰
苦。吃饭时，每8人一桌，每人
只有1个饭团、两条地瓜、一小
块肉，以菜汤下饭，汤里是野菜、
竹笋或咸菜。地委和部队掀起
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荒
山，种山兰稻、玉米和木薯，为解
决粮食问题作出巨大努力。

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这是
琼纵对抗敌人和饥饿的好办法。

早在1928年初，琼崖苏维
埃政府就在乐会县的赤土寮、定
壮岭一带发动群众创办农场，共
开垦 200 多亩荒地。1929 年

春，革命军民在母瑞山建起3个
小农场，垦荒生产。红军农场解
决了山上党政军民的生活供给，
克服了敌人经济封锁的困难。

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得到
保持。抗战时党中央曾多次电
示，琼崖要坚持抗战，不能寄希
望于外援，也不能指望中央接
济，要坚持自力更生。1940年，
冯白驹在美合抗日根据地率指
战员开荒种稻、种菜，养家畜家
禽，鼓励农民开荒、扩种，帮助调
剂种子，解决耕牛农具困难。收
割季节指战员一边保卫生产，一
边帮助收割。各根据地还发动
群众种棉织布。仅崖县梅山乡
就发动6个村开荒种棉800多
亩，解决了穿衣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政
府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开荒、发展
农副业生产。中共琼崖区委在
1947年发出《关于机关生产的
决议》，要求“党政军各级干部及
一切工作人员，均须自己动手，
为生产工作而努力”；还要求各
地广泛种棉织布，解决穿衣问
题。由此，部队和机关的供应情
况大为改观，有的达到菜、肉自
给或半自给，有的自给有余。
1948年，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获
得空前大丰收，白（沙）保（亭）乐
（东）三县基本不缺粮。

群众支持是坚实依靠

8月的海口市苍西村，一片
生机盎然，一排排大树生长茂
盛。这个面向双峰岭的革命老
村，战争年代曾多次为琼纵送
粮。

1942年，琼崖抗日独立总
队第一支队进入羊山地区，相机
打击敌人。日军重兵封锁羊山，
凡发现有民众上山就杀头。我

军在羊山粮食奇缺，当地党组织
想尽办法送粮。

一次苍西党支部派十多人
扮成迎亲队伍挑着粮食，吹吹打
打走向羊山。在苍英村遭遇日
军，被严加查问。日军要求新郎
站出来，否则全部杀头。关键时
刻，党员苏发皇挺身自认新郎，
日军找不出破绽只好放他们过
去。就这样，他们顺利地把十几
担粮食送上了羊山。

群众的支持，历来是琼纵战
胜衣食困难最坚实的依靠。

1943年8月，琼崖抗日独立
总队第四支队与国民党顽军保
六团在儋县四行村激战3天，最
终保六团溃败而去，从此以木排
为中心的多个根据地连成一
片。时任临高办事处主任的符
英华在其《澄临儋抗日政权工作
的一些回忆》中写道，3天里都
是地方派人做好饭菜，冒着枪林
弹雨送到前线。其实，每次部队
打仗，办事处都会随时做好供
给，让部队轻装上阵。他们在各
区乡成立征粮委员会，每年收集
的粮食少则十几万斤，多则二三
十万斤。

类似这样的公军粮收入是
琼纵粮食补给和根据地财政收
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据统计，仅
1947 年全区公军粮收入就达
2.32万石，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
44.5%。

广大群众还积极参与捐献
军粮的运动。1947年12月，琼
崖区党委发出《关于“一升米运
动”的通知》，号召每户捐米一
升，得到热烈响应。仅1949年
春两三个月时间内，文南县就收
集了粮食2000多石。1949年
冬，为迎接大军渡海，区党委决
定借粮，短短1个月里全琼共借
粮5万多担。

女炊事班

1950 年，解放海南战
役取得胜利后，我军举行
了盛大的海口入城式。在
威武的琼纵受阅部队中，
出现了一支娘子军队伍，
清一色的女兵，每个人都
背着一个斗笠，队列很整
齐，走得相当正规。

这让大家很好奇，这
是怎么回事？原来，琼纵
每个连队都有女兵，她们
既要参加战斗，当通信员，
又要烧水做饭，还要帮助
缝缝洗洗。

“连队的膳食班，一般
都是六七个女同志组成。”
琼纵五总队政治部主任文
度曾在《琼崖纵队的连队政
治工作》中回忆，她们的工
作特别辛苦，部队经常在漆
黑的夜晚行军，高山深涧，
道路崎岖，即使是空手行走
也不容易，何况她们既要背
自己的行李，又要挑竹箩、
抬饭锅。像枪支是战士的
第二生命一样，这些炊事用
具就是她们的第二生命。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她们宁
肯牺牲自己，也绝不丢掉竹
箩和饭锅。

到了驻地，战士们除少
数放哨外，大都可以休息，
而她们却更加忙碌。她们
要联系群众找煮饭的地方，
要到山里拾柴火，要挑水淘
米、煮饭、炒菜。饭菜煮好
后，先要分给战士们吃，剩
下的冷饭冷菜才是她们
的。有时饭不够吃，她们也
不计较，又立即收拾炊事用
具跟上行军的行列。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她们辛勤
地劳动着，为连队提供在当
时条件下尽可能做到的膳
食服务。 （单憬岗）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打的是钱粮，哪怕是艰苦卓绝的琼纵，也是如此。
因此，琼纵各部队在战争年代，要想打胜仗，就必须尽可能让战士们吃饱穿暖。那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琼纵是

如何保障战士们的衣食问题呢？又是怎样克服居住和出行的困难呢？又是如何解决枪支和炮弹的来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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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令人心痛而又令
人感动的故事，曾任琼崖抗日
独立总队第二支队政委的罗
文洪将其写入《坚持反蚕食的
内线斗争》一书中。

在抗战最艰苦的 1943
年，二支队五中队途经琼山县
树德乡，残酷的“扫荡”让这里
人踪全无、庄稼烧光。战士们
好久没吃饭，幸而有人在被毁
的薯田里发现了残存薯块。
支队长符振中决定，把挖到的
薯块一一过秤登记，等查出薯
田主人，再如数还粮款。

时隔70多年，当记者来
到树德村时，这里村容整洁，
一派田园风光。革命前辈筚
路蓝缕开创的新中国，建设了
今天的美好生活。忆苦思甜，
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先辈
遗志。本文将从挖掘革命战
争年代的衣食故事入手，展现
当年琼纵的百战艰辛。

缺衣少食的岁月

革命战争年代的海南岛，
各方面物资非常缺乏，大部分
时间里琼纵战士都要面临缺
衣少食的困难。

“红旗之所以不倒，全赖
冯白驹等人在母瑞山挺过了
最为艰险的8个多月。”省委
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邢
诒孔说。冯白驹率队转战母
瑞山的艰苦岁月，最能体现缺
衣少食的困难。

当时，母瑞山被严密封
锁，粮食十分缺乏。他们只能
趁敌人未搜山之机，摸鱼虾、
捞青苔、采野菜充饥。一种被
命名为“革命菜”的野菜，成为
基本口粮。长期吃没油盐的
野菜充饥，大家个个瘦得皮包
骨，不少人病倒了。衣不蔽体
成了令人尴尬的大问题。由
于长期在密林穿行，衣服早被
棘条撕成条条破布，他们将树
皮树叶用山藤连在一起，披在
身上遮羞御寒。

这样非常缺衣少食的生
活，在琼纵历史上还有多次：
1929年伤员坚持战斗在六连
岭，1943年三支队“小长征”，
1946年挺进支队一大队一中
队在六芹山活动……

那么，琼纵指战员平时伙
食如何呢？琼纵老战士、原儋
县政协副主席吴震海有清晰
的回忆。

“征集到大米时，是一日
两顿饭。”吴震海说，如果粮食
不充裕每顿饭就只有两个拳
头大小的饭团；若粮食困难就

著名雕塑作品《艰苦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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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纵的后勤保障


